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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宏伟

窗台上，薄荷被午后的琥珀色阳光晒
出淡淡的香，我支着肘看远处的山。青灰
的山脊线在云层里若隐若现，顶端那座山
的轮廓上，立着一架白色的风车，叶片正
慢悠悠地转，像谁遗落在天边的纸鸢。

风从纱窗缝里溜进来，缠绕了山对面
的一声风笛，掀起书页的一角。一叶扁舟
在清风明月间，随波逐流，留下的甬道恰
好是一口入喉的余香。恍惚间，书页上的
墨字竟洇成了童年那座山的颜色。那时
候的山是嫩绿色的，我总跟着爷爷的竹篮
钻进林子。爷爷的草帽边缘缠着几根草，
他弯腰采蘑菇时，后颈的皱纹里盛着细碎
的阳光。“慢些走”，他总这样说，声音像山

涧里的水，“当心脚下的石头，它们都在打
盹呢。”

山脚下的溪涧是块透明的翡翠。撩
一把溪水在脸上，含一口清冽在嘴里，我
深知，那是任谁也拿不走的宝藏。我常蹲
在青石上看小鱼啄自己的影子，爷爷就坐
在旁边编竹筐。篾条在他膝间翻飞，偶尔
抬头看我，眼神比溪水还软。“你看
那座山”，他会指着远处，我顺着他
的手望去，就能看见那架白色的风
车，在湛蓝的天底下转得格外轻。

“风车转一圈，就把云彩送远一程。”爷爷
的烟袋锅在石头上磕了磕，火星子落进草
丛里，“等你长大了，它也会把你的念想送
到想去的地方。”

那时的风好像总带着甜味。我攥着
爷爷给的麦芽糖，跟在他身后踩过溪涧里
的鹅卵石，水花溅在裤腿上，凉丝丝的。

风车在山顶转呀转，把云影投在
我们身上，一会儿是小兔子，一会
儿是展翅的鸟。爷爷说风车在数
我们走过的脚印，数着数着，就把

日子数成了溪水里的沙，细细密密地沉在
心底。

去年秋天回去过一次，溪涧的水浅了
些，青石还在老地方，只是没人再坐在上
面编竹筐。山脚下的屋子重新刷了白墙，
屋檐下挂着的玉米金灿灿的，却再也等不
到那个戴草帽的老人摘下来给我煮。

风又起了，窗台上的薄荷晃了晃。
远处的风车还在转，叶片切割着阳光，投
下明明灭灭的光斑，像极了爷爷当年烟
斗里飘出的烟圈。我忽然想起他说过，
风车是风的玩具，风不停，它就不会累。

原来有些东西真的不会消失。就像
那架白色的风车，还在山顶守着岁月，把
童年的山、童年的水，还有那个总怕我摔
着的老人，都轻轻巧巧地，转成了心口永
远的念想。

□梁路峰

在内蒙古高原东部，有一
片 被 大 自 然 精 心 雕 琢 的 秘
境，它静静地躺在赤峰市克
什克腾旗北大山上。阿斯哈
图石林，一个让人心驰神往、
魂牵梦绕的地方。这里，是
冰川与岩石共舞的舞台，是
时间与风化的杰作。

驱车穿越广袤的草原，远
处，一座座山峰渐渐显露轮
廓，那是大兴安岭的余脉，在
这片群山之中，隐藏着一片令
人叹为观止的奇观——阿斯
哈图石林。随着车辆缓缓靠
近，眼前的景象逐渐清晰，一
块块巨石拔地而起，错落有致
地分布在山脊之上，静静地诉
说着千年的故事。

走进石林，仿佛踏入了一
个神秘的世界。阳光透过云
层，洒在形态各异的巨石上，
光影交错间，每一块石头都
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它们或
挺拔如剑，直指苍穹，或婀娜
多姿，宛如仙子起舞。这些
巨石，有的方正笔直，如同精
心垒砌的城墙，有的浑圆如
柱，散发着古朴的气息。更
多的则是奇形怪状，让人不
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阿斯哈图石林，意为“险
峻的岩石”。这不是一片普
通的石林，是第四纪冰川遗
迹 的 见 证 者 。 据 科 学 家 考
证，这片石林形成于距今 1.5
亿年前的晚侏罗纪，是由地
球内部的岩浆喷发冷凝而成
的花岗岩体，在冰川的冻融
作用下，经过搬运、切削、崩
塌，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
见的壮观景象。

站在石林之中，我仿佛听
到冰川融水的潺潺声，感受到
那股来自远古的力量。每一
块巨石，都是冰川与岩石激烈
碰撞的见证，它们身上留下的
痕迹，是时间的印记，也是大
自 然 对 坚 韧 不 拔 精 神 的 颂
歌。在这里，我仿佛穿越了时
空，回到了那个冰川肆虐、大
地震颤的时代，亲眼见证了这
片石林的诞生与成长。

在克什克腾草原，流传着
许多关于阿斯哈图石林的传
说。相传很久以前，这里曾
是神仙们聚会的场所，他们
在 这 里 饮 酒 作 乐 ，谈 笑 风
生。有一天，一位名叫阿斯
哈图的仙女不慎将手中的酒
杯遗落人间，化作了这片神
奇的石林。

在阿斯哈图石林中漫步，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
伟大与神奇。这些巨石，虽
然 经 历 了 千 万 年 的 风 雨 侵
蚀，却依然屹立不倒，它们用
自己的坚韧与毅力，向世人
展示了生命的力量与不屈的
精神。

站在这片石林中，我仿佛
与大自然进行了一场心灵的
对话，感受到了那份来自内心
深处的宁静与平和。

在这里，每一块石头都是
一件艺术品，它们或孤傲独
立，或相互依偎，共同构成了
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画面。无
论是晨光初照时的温柔，还
是夕阳西下时的壮丽，抑或
雨后初晴时的清新，阿斯哈图
石林总能以它独有的方式，
触动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
部分。

在这里，我学会了敬畏自
然、尊重生命。每一块巨石，
都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宝贵
礼物，它们用自己的存在，提
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美好，要
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每一
个角落。同时，我也明白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
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大自
然的伟大与神奇，才能更好地
保护它、爱护它，让它永远保
持那份原始与纯净。

当夕阳的余晖洒满石林，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片神
奇的土地。回望这片石林，它
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仿佛
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我知
道，虽然我已经离开了这里，
但阿斯哈图石林的美丽与神
奇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它
将成为我人生旅途中一段难
忘的记忆，激励我不断前行、
不断探索未知的世界。

神奇的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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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客

科尔沁湿地

湖面的蓝，是一种写意
黄榆舒展双臂
便有一行白鹭青云直上
清风已删繁就简
四万公顷波光，足够轻舟载月

此刻，鸟鸣是一招
脱先的妙手，将一声轻叹
投在芦苇的尖尖叶上

城府深处，已经没有
冗余的铺陈
你说出一句芦花
鸟鸣便能破解你心中的谜

这时候，我是一件
退回故乡的旧物
丹顶鹤得到黑鹳的暗示
在秋色中飞出平平仄仄的上阕

代钦塔拉红枫

有时候，是风霜叫醒了
它骨质里的传奇；有时候
是明月坐在它的怀里清修

天地安静，故事
正一路向东
千年的月光溯水而来
奔赴的人，胸襟里私藏乡愁
仿佛皈依的百灵鸟回到树下
它的肺腑之言
足以让每片落叶品透生死

遐福寺的钟声
正在给群峰和万物摩顶
代钦塔拉的秋天，比我们想象

的寂寥
又多出几分从容

这是一生中，总要回到的故里
黄昏前，秋风为夕阳
卸下沉重的盔甲
枫叶吐出火焰
大地将动用所有留白

瀚嘎利湖

有人在你的名字里问路
星斗不知指点
金沙滩为它挑起一竿风月

黄昏，渔樵还在水岸问答
鸟鸣中的卦辞
已经泄露
天经地纬的玄机

钓者收好垂竿
晚霞抖出水袖
四胡琴弦上的白骏马
已经在毛仁塔拉草原奔跑了千年

也有人在你的名字里取水
行走的勒勒车
叩遍沉默寡言的草木
时间经不住推敲，山水间
便会吐出一羽白鹇

蒙格罕山

寻僧不遇，峭壁
只有几块坐禅的危岩
被风吹淡的人
走失在栈道与密林之间

撞击到我肩头上的鸟鸣
最终又落在栎树枝头
一枚被我踢飞的
石子，我小心翼翼地
把它放回原处

峡谷惊飞的鸟群
仿佛是我对这个世界
始终不敢认知的一部分
我在山涧迈出的脚
每一步都将充满敬意

跋涉，本来就有一些无法
完全到达的地方
有时候是一座山
有时，只是一匹树叶

图什业图行吟
（组诗）

诗星
空

□于志超

我是四合木，荒漠之上矗立着的古
老生灵。当第一只恐龙笨拙地踏破初春
的泥泞时，当原始的蕨类森林覆盖大地
时，我的祖先便已经在此地默默扎根。
一亿四千万年，恐龙们辉煌的身影终被
时光的尘埃所掩埋，火山喷吐的岩浆也
熄灭了它们的呼吸。而我，依然站立在
这里，根须深钻戈壁，枝丫伸向天空，如
一枚永不生锈的钉子牢牢钉进时间册页
深处，任凭风沙如锉刀般打磨，挺直腰
杆，迎着呼啸的风与灼热的阳光。

我的身躯矮小，却凝聚着令人惊叹
的坚韧。灰褐色的枝干虬曲如盘结的龙
爪，树皮粗糙而布满裂纹，仿佛大地本身
纵横的皱纹牢固地拓印其上。那些细小
的叶子，似鳞片一般紧贴于枝条上，密实
地包裹起水分，又顽强地抵御着荒漠里
肆虐的风沙。即使到了严酷的深冬，枝
条亦不轻易凋零，仅微微蜷缩起身体，却
依然顽强地高擎着生命。我的根系盘根
错节地扎进岩石缝隙里，无声地吮吸着
大地深处那一点点珍稀的水分，在粗粝
的干旱的盐碱地上咬紧牙关，顽强撕咬
出自己生存的缝隙。而我的树身里流淌
着易于燃烧的油脂，这既是荒漠中随时
准备燃烧自我以延续种族的储备，也是
生命面对绝境时孤注一掷的宣言——在
干旱的“熔炉”中，我终是把自己淬炼成
了不熄的火种。

如今，我已成为地球上珍贵的植物之
一，如同活着的史书，古老而脆弱。全球
仅存一万公顷，如一颗微小的绿宝石，散
落于内蒙古乌海市周边的荒漠地带。我
如同一位在时光长河深处踽踽独行的守
望者，身影虽渺小却肩负着亿万年时光。
每一株四合木，都是一部鸿篇史诗，每一
道年轮，都是时间写下的密码。

我目睹了恐龙王朝的覆灭，目睹了
无数物种的消亡……

它们皆已远去，唯我独立风沙，阅尽
沧桑，将亘古的时光如化石般紧紧收拢
于盘曲的枝干之内。

人们常问，四合木之“四合”，究竟指
向何物？这名字里蕴藏着的，大抵是我
与这世界签下的一份地老天荒的誓约。

四合者，乃四合木与天地所结之
盟。我的根须深深扎入砂岩，如同紧握
大地母亲的手；我的枝干直指苍穹，又似
虔诚伸向天空的祈愿。我站立于此，渺
小却稳固，是沟通天与地的一道桥梁。
荒芜之上，我以整个生命的存在，证明着
天地之间永不停息的生命对话，见证着
天地间最初与最终的誓约。

星月流转，我默默凝视着银河一次次
改道。风沙如刀，我依旧挺立，任凭月光
把我的身影刻在岩壁上，仿佛亘古的碑。

四合者，是与万物同生共存的契约。
我的枝叶为荒漠中奔波的鸟兽提供歇息之
所，我的种子是沙鼠们过冬的粮食，我盘结
的根系牢牢固定着脚下的流沙，守护着身
后更广袤的土地不被风沙蚕食。在这荒芜
的世界里与无数微小生命共同编织起一张
坚韧的生存之网。我存在，于是鸟兽有枝
可栖，于是风沙得阻，于是荒漠亦有了生命
的底色与秩序——这便是万物互相缠绕

的、无声的共生诺言。
四合者，是与苦难所缔

结的盟誓。面对风沙的日
夜捶打，盐碱地的侵蚀啃
啮，极端干旱的反复煎熬，
我选择的是扎根，是挺立，
是 将 苦 难 融 入 生 命 的 纹
理。我的树皮因风沙而粗
糙龟裂，我的形态因干旱而
扭曲盘结，我体内饱含油脂
的木质，正是这严酷环境在
我生命深处留下的灼热烙
印。每一道伤痕，都是我与
荒漠缔结的生存契约上无
法磨灭的印记——我以最
坚韧的形态，宣示着生命对
苦难的不屈与抗争。

四合者，更是面向未来
的守望之约。我目睹了沧海桑田，却依然扎
根于此。当人类目光看到这历经亿万年的
生命奇迹，那目光里是敬畏与珍视。我的存
在本身，便是向未来发出的深沉呼唤，呼唤
理解，呼唤善待，呼唤守护。我伫立于此，不
仅为了生存，更为了守护脚下这片土地。

我的誓言，四合之约，在风沙的呜咽
中愈发清晰而沉重。

四合天地——我的身躯是矗立于荒
原之上的祭坛，承接着来自天空的每一
滴珍贵雨露，也吸纳着大地深处幽微的
地气。烈日炙烤，我以枝叶为盾，将光能
转化为体内奔涌的生命之浆。寒夜漫
漫，我收敛气息，将根须深深地埋入大地
的怀抱。星移斗转，我是不动的坐标，记
录着日影的倾斜、月相的盈亏。荒漠的
每一场风暴，都是天地间一场浩大的对
话，而我，立于风暴之眼，以遍体鳞伤的
姿态，聆听着，承受着，并将这狂暴的能
量，一点点沉淀为年轮里更深的印记。
我之存在，便是天地能量在这片荒芜之
地上，最微小也最恒久的循环仪式。

四合万物——荒漠并非死寂。沙蜥
在我盘曲的根下敏捷地窜出，留下细微
的爪痕。倦飞的鸟儿，敛翅停驻在我嶙
峋的枝头，短暂的休憩如同一个温柔的
吻。那些忙碌的沙鼠，将我散落的种子
小心地拖入地下的粮仓，无意间完成了
我生命延续的托付。我的根系，是这片
流动沙丘下隐秘的锚，死死抓住每一粒
试图逃逸的沙，为身后更广阔的草场和

绿洲，筑起一道沉默的防
线。风沙袭来，我枝叶的
每一次摇曳，都是对身后
生灵的庇护。我并非荒漠
的主人，我只是万千生命
编织的巨网中，一个古老
而 坚 韧 的 结 点 。 我 的 呼
吸，与沙鼠的窸窣、飞鸟的
啁啾、风掠过沙丘的呜咽，
共同谱写着这片土地生生
不息的韵律。万物彼此依
存，我的生存，便是对这共
生之网最庄严的承诺。

四合苦难——它已融
入我的骨血，成为我生命
的 底 色 与 力 量 。 盐 碱 如
毒，侵蚀着我的根系，我便
在痛苦中分泌出特殊的物

质，中和那苦涩的啃噬。干旱如焚，榨取
着每一丝水汽，我便将叶片进化得细小
如鳞，将气孔深藏，将水分牢牢锁在体内
饱含油脂的脉络之中。风沙如锉，日复
一日地打磨，我便让枝干扭曲盘结，呈现
最坚韧的形态。我的虬枝，我的龟裂，我
体内那一点即燃的油脂，无不是苦难在
我身上烙下的勋章。这苦难没有将我摧
毁，反而将我淬炼。我拥抱这荒漠给予
的一切磨砺，将它们转化为生存的智慧
与力量。我的存在，便是对苦难最深沉
的接纳与超越，是生命在绝境中爆发的
最为璀璨、最为隐忍、最为坚韧的火焰。

四合未来——我的目光穿透弥漫
的风沙，望向时间河流的下游。我见过
太多物种的挽歌在天地间回响。我扎
根于此，以活化石的姿态，便是对未来
的一个沉重的叩问，一个无声的守望。
当人类开始在我身边拉起警戒的标识，
设立保护的界碑，当实验室里那些由我
种子萌发的幼苗在人工的呵护下舒展
嫩叶，我感受到一种希望。这希望，并
非仅仅为了我这一物种的苟延残喘。
我之存续，是地球生命韧性的一枚徽
章，是生态平衡中一块微小却关键的基
石。保护我，便是保护一段无法重写的
生命传奇，便是守护荒漠生态那脆弱的
边界，便是为了后代，留存一个理解生
命、敬畏自然、懂得与万物和谐共存的
活体教材。我的根须所抓住的，不仅仅
是岩石和沙土，更是通向未来的那条名

为“希望”的绳索。我的生命，便是投向
时间长河深处的一枚信标，照亮归途，
也警醒航程。

风，依旧在乌海周边的上空盘旋呼
号，卷起沙尘，涂抹着天地的界限。我的
身影在广袤的荒原上，渺小如一粒尘埃，
却又因承载着一亿四千万年的时光而显
得无比厚重。夕阳将我的轮廓投射在起
伏的沙丘之上，那影子仿佛是一条通向
远古的幽深隧道。我低伏的枝干在暮色
中沉默，树皮上深刻的裂纹如同大地的
掌纹，又似时光篆刻的古老的铭文。

我仿佛能感知到实验室里那些新生
的幼苗，它们与我，血脉相连，却隔着玻
璃，也隔着万年的风霜。它们是古老的
基因在崭新容器中的复苏。我向它们传
递着风沙的节奏、盐碱的苦涩，以及深夜
星空的低语，那是荒野的胎教，是生存密
码的传承。它们稚嫩的根系，终有一日
要触碰真实的、粗粝的大地。那时，我体
内那饱经淬炼的蕴含古老智慧与不屈之
火的基因，将在它们年轻的脉管里重新奔
流。荒野的呼唤，是它们坚韧的宿命，也
是我誓言得以延续的证明。

那些在我身旁驻足、沉思的人们。
他们架设起精密的仪器，记录起我每一
次微弱的呼吸；他们立起警示的标牌，为
我隔绝无知的侵扰；他们俯身研究我每
一片叶子的构造，如同破译来自远古的
密信。我粗糙的树皮，已在他们指尖留
下关于坚韧的触感。我风中弥漫的油脂
微香，已在他们心中点燃一丝对古老生
命的敬畏。我在这荒漠孤岛般的坚守，
已成为他们审视自身文明轨迹时，一面
无法回避的明镜。我沉默着，等待着。
等待我年轮里记载的灭绝与新生，等待
那绿意真正转化为守护整个生态家园的
磅礴力量。我的守望，是对人类良知与
智慧漫长而严峻的测验。

夜渐深，星河低垂，仿佛要倾泻在这
无垠的沙海之上。每一颗冰冷的星辰，
都像是宇宙投向地球的、永恒凝视的眼
眸。在这浩瀚的时空背景下，我，四合
木，不过是沙海一粒。然而，正是这渺小
的存在，却以亿万年的坚守，向宇宙昭示
着生命所能抵达的韧性与尊严。我的
根，紧握着地球滚烫的过去；我的枝，伸
向人类笃定的未来；我体内的油脂，是凝
固的古老阳光，也是不灭的生命火种。

风沙依旧在吟唱那首无字的歌谣，
粗糙而恒久。我在歌谣中挺立，如一枚
被时间反复锻打却永不弯折的铁钉，深
深楔入地球的肌肤，楔入岁月的骨髓。
我的生存，乃是一句无声的箴言。那深
扎于洪荒之中的根脉，盘结着对大地无
言的忠诚，在沙砾之下，悄然传递着生命
与时间的誓言。原来，所谓誓言，并非缥
缈于虚空中的词句，而是以整个生命形
态在时光中刻下印记，在荒芜中站稳脚
跟，在孤寂里守护绿意——这沉默的守望
者，在无垠沙海中，早已将誓言刻入大地
深处，以亿万年的存在，诉说着比所有语
言更深邃的忠诚。

四合之约，无声无
息，却以我全部的存在，
与天地共生息，与万物
共血脉，与苦难相淬炼，
与未来缔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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